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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女詩人冼玉清，最近又被文史圈裡的人們

經常提到了。原因除了古典詩詞的作者集會結社、吟

詠唱酬的活動頗為頻繁外，還因為越來越富裕的南海

縣最近決定撥出幾萬元和省文史館合作，今年出版一

部冼玉清的大型紀念詩文集。冼玉清女士是1965年逝

世的，去今已經二十多年。現在人們還想到再編集子

紀念她，足見她着實頗有影響。

“桂林家家曉，廣東有二樵。”南海的西樵山和

博羅的羅浮山（柬樵）齊名。西樵山頗出了一些著名

人物，冼玉清就是其中之一。我們雖然不必推許冼玉清

甚麼“一代大家”，但說她是近百年嶺南傑出的女詩

人、國學學者、廣東文獻專家，卻是恰如其份的。

我想來想去，想不出有哪一位婦女在這方面的造詣

超過了她。

冼玉清出身於一個富裕家庭，少女時代在香港

聖士提返女校讀書，接着在嶺南大學畢業，學的是

古典文學。其後，她在嶺南大學任教，由助教、講

師、副教授、教授而部聘一級教授。同時兼任嶺南

大學博物館館長二十五年。後來嶺大併入中大，她又

當中大中文系教授，退休後擔任省文史館副館長，直到

逝世。她一生始終過獨身生活，因此，她的學生們除稱

她冼教授外，也稱她“冼子”、“冼姑”。

當年，由於文學活動的關係，我和這位“冼子”認

識，並且有過多次交談。她完全生活在古籍堆中，簡

直是一位“世外”之人。冼玉清對人和善、熱情、平

易、親切。她身材微胖，穿的是綠袍、綢衫褲一類的

中式服裝，大都是陳舊的，但非常整潔。我從來沒有

見她穿過“布拉吉”之類的西服，她有時也往髻上簪

一札鮮花。你和她接近了，會隱約感到她有一點兒封

秦牧先生為《冼玉清文集》所寫〈序言〉

關於嶺南女詩人冼玉清

建時代閨秀作家的風範，彷彿和李清照、朱淑真、陳

瑞生等人一脈相承。自然，她祇是和我們想象中的這

類人物“有點像”而已，並非像到十足。說這位女詩

人溫文爾雅，則完全可以的，至於矜持高傲之念，她是

完全沒有的。

一位女學人，有相當地位，而又一直沒有結

婚，在任何社會都會引起人們背後的許多議論自然

是不言而喻的。我所聽到的這類議論，最多的是說

她單身一人，收入優厚，而且繼承了大筆遺產，生活

儉樸非常，甚至簡直接近吝嗇，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

事。有一位男詩人告訴我，有一次他和幾個人訪問冼

玉清，冼給了他一包東西，說是“禮物”；他回家來

打開一看，原來是包祇值幾角錢的花生米，這使他不

禁失笑。

但是，知人是很不容易的，對冼玉清這樣比較

複雜的人物，尤其如此。後來有些謎底揭開了，又

會令人大吃一驚。

在冼玉清的作品中，有一些是追憶她青年時

代，人們曾贊美她漂亮一類的詞語，因此我領會她

雖不結婚，但是“凡心未死”。有一次我和她一室

對談，談到融洽、高興的時候，我突然單刀直入問

道：“冼姑，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但不知方便不方

便？”她表示“可以”以後，我率直地問：“你為甚

麼不結婚？”她平靜地答道：“呵！是這樣的。我年

青時候決定獻身學術，像我這樣的人，一結婚了，必

定是個賢妻良母，這就很難專心治學了。左思右想之

後，就決定終生不結婚了。這在我是作出了犧牲的，

不要說別的，嶺南大學欺負我獨身，他們說我沒有負

擔，長期給我的工資祇是half pay（付一半）。”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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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的兩個英文單詞是她的原話。我聽了，不覺為

之惘然。

如果以革命家、社會活動家之類的標準來要求

冼玉清，那她得分是很少的。但是，人有多種多樣

的價值，管窺論世，未必恰當。如果從治學勤奮、

有所貢獻以及某些為人品格來說，她又是得分很高

的了。

她出生在一個富裕家庭，卻沒有闊小姐的習

氣。她在嶺大一直是半工半讀的，幾乎不用家裡甚

麼錢。父親給她的遺產，她終其生幾乎一個錢也沒

有花費過。她幾十年都過儉樸的生活，這是難能可

貴的。

她對民族大義十分執着。香港陷於日軍鐵蹄下

的時候，日酋親自誘脅她到偽廣東大學任教，她巧妙

應付，輾轉流離逃出了魔掌，在大是大非之前，她絕

不會含糊，這也是很值得稱道。

她對於自己終生不結婚原因的自白是完全可信

的。年輕的時候，儘管她已下了這樣的決心，仍有

不少文人學士追求她。一位相當有名的男教授在晚

年的時候就曾經向我坦陳青年時代追求過冼玉清的

往事。那時，這位小姐曾經賦詩笑談其事，有兩句

是“香餌自投魚自遠，笑他終日舉竿忙”，話也說得

相當決絕。為了治學而放棄個人婚姻幸福，而且說到

做到，這一點也頗不簡單。

冼玉清的學術素養相當深厚，現在要找這樣的

婦女國學家着實不大容易。她對廣東文獻研究得很

到家，除了對歷代書籍廣泛涉獵外，她研究過居廉、

梁廷楠、招子庸、李明徹、康有為、黃遵憲等清代的

廣東著名人物，並上溯古代，研究過冼夫人、楊孚等

人。她的《廣東文獻叢談》、《廣東藝文志》一直是

很有價值的後起學者的參考書。冼玉清的詩詞也有可

觀之處。散原老人陳三立曾經許之為“澹雅疏朗，秀

骨亭亭，不假雕飾，自饒機趣。”古典詩文是最容易

流露作者文字素養的功底的。我讀過冼玉清一篇自叙

生平的駢驪文，其中有這樣表達她青年時代願望的句

子：“健婦把鋤，附郭之田五畝；小姑居處，寢饋之

書一床。”你說這樣的自白中流露出幾分封建氣習自

無不可，但是就用字遣詞而論，的確很有水平。因

此，閱讀過後，我竟不期而然地把這幾句話記牢，

二十多年都沒有忘掉。

冼玉清有一首〈漱珠崗採梅〉的詩，是這樣

的：

騷懷惘惘對寒梅，劫罅憑誰訊落開？

鐵幹肯因春氣暖，孤根猶托嶺雲栽。

苔碑有字留殘篆，藥竈無煙剩冷灰。

誰信兩週花甲後，有人思古又登臺！

這裡引叙的，雖是一星半點“吉光片羽”，但

是，卻可以見到她在這方[面]造詣的一斑。

關於她在對待物質財富的態度方面，許多不熟

悉底蘊的人都說她吝嗇。從表面看也確實如此。她

對人對己，用錢都是非常節省的，但她決不是自奉

甚豐而待人極薄的那一號子人。實際上她還有對人

相當慷慨的一面，卻少為人知。她曾經資助音樂家

冼星海赴法留學，一次就拿出了500元（30年代早

期的500元價值相當可觀，大概夠充一個人好幾個月

的伙食費了），同事教授中貧困的，也有好些人受過

她的資助。她從不花費父親給她的遺產，上面已經說

過了。那是一筆鉅款，她請香港經營商業的弟弟代她

管理，再三投資之後，又增值了不少。冼玉清七十歲

時因患癌病逝世，事前她把全部財產都從香港調了回

來。她立下的遺囑事後使人們普遍感到意外和驚奇，

原來她把那筆鉅款（聽說有一百萬港幣以上）統統捐

作社會衛生事業的基金了。

從這些事情看來，這位女詩人自有其不同於流

俗的懷抱和氣度。

凡是對人民真誠地作過貢獻的人都值得紀念。

我想我們對於這位嶺南女詩人也應該如此。在大量縣

邑紛紛在編修新縣志和緬懷先賢的時候，南海縣特地

撥了一筆款項來與省文史館合作出版冼玉清的大型紀

念文集，不是偶然的事。作為和她有過交情，也算對

她多少有些瞭解的故人，我覺得自己義不容辭，應該

執筆寫一寫她的這些事蹟。

(1992.2.廣州)


